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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婷初听黑衣人羞辱自己时，

气得怒火中烧，随即脑中灵光一

闪，立时有了主意，挥起右臂大声

喝道：“看镖！”

黑衣人闻言，吓得急忙向后空翻躲

闪，在他双脚即将落到地面之时，房婷

瞅准时机将手中飞镖向他的心口掷出。

黑衣人身体悬空，避无可避，被飞镖穿

入胸口，“啊呀”一声摔倒在地。

兹莫花海一惊，回首向黑衣人瞧

去，大声问道：“赵堂主，你怎么样

了！”她这一分神，立时给文章鱼和赵

宇上瞧出了破绽，二人同时向兹莫花

海的腹部攻去，兹莫花海身形急转，

用手中长剑护住身体。尽管如此，她

的右上臂还是被赵宇上的弯刀砍出

一个血口来。

房婷捡起地上的长剑，向兹莫花

海笑道：“我已经帮你把赵堂主送入

地府了，现在我再助你去地府与他相

见吧！”说完，手持长剑腾空而起，向

兹莫花海的头顶刺去。

兹莫花海被梅松三侠团团围住，

左遮右挡之下渐落下风。

兹莫花海的右上臂鲜血流淌不止，

吃痛之下，哪里还有能力再战，勉强又

斗了十余回合，使出绝招丝路花雨，飞

身向赵宇上攻去。赵宇上只觉得面前似

有数十支长剑向自己攻来，吓得急忙使

了一招懒驴打滚避过攻击。

兹莫花海乃是以进为退的打法，赵

宇上倒地之后，三人合围之势立解，她

急忙从赵宇上的头顶掠过，转眼之间已

经不见踪影。

梅松三侠累得气喘吁吁，吕思急忙

起身向秦明月奔去，奋力将她俯卧在

地，道了声：“得罪了！”忽地将她后背

的衣服撕裂开来，秦明月白嫩光滑的脊

背顿时暴露在众人眼前。

赵阳江大声喝骂道：“淫贼你怎敢

如此，我跟你拼了。”

秦苏子急忙喝止道：“休得无礼！田

儿是在给你们的小师妹疗伤。”梅松三

侠不说话，只是冷眼旁观。

吕思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子，拔开

瓶塞后向秦明月道：“这药撒上后会有

一些疼痛，你要忍耐一下。”说完将瓶

中粉末撒在秦明月的伤口处。秦明月疼

得发出一声痛呼！

吕思将她的衣裳合拢后，向已经被

唤醒的华梦道：“华伯母，你寻一件衣

裳给她披上。”华梦答应后，匆匆回到

帐篷寻找衣裳。

吕思来到秦苏子等人的身边，仔细察

看一番后，发现他们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之

伤，这才松了一口气，向秦苏子道：“秦伯

伯，我衣柜之中有一个黑色盒子，那里

有我自己配置的药膏，你们敷上几贴后

自会痊愈。秦伯伯，好在你们身体无

碍，否则我百死莫赎！”

秦苏子握住吕思的手臂道：“原来

吕心田只是你的化名，我初次遇见你

时，便觉得你不是个普通之人，今日之

事证实了我的猜测。”

吕思愧疚道：“对不起秦伯伯，我不

是有意要欺瞒你，我实在是有不得已的

苦衷。”

赵阳江冲着吕思冷声道：“你有什

么苦衷我不知道，但是我却听见他们每

一个人都叫你淫贼！”

“赵师弟，敌人的话怎可相信，我

不许你如此说吕兄弟。”梁山瞧向吕

思道，“若不是他相救，我的命早就

没了。”

赵阳江大声质问道：“大师哥是他

救的不假，可是吴克师弟呢？难道不是

因为他才永远离开我们的吗？”

“你胡说什么呀！这事怎能怨小

吕子呢？你明明知道是谁杀害了吴克，

为什么还要把仇恨强加给他。”秦明

月颤声责问赵阳江。

吕思愧疚道：“你们都不要说

了，是我不好，是我连累吴克兄弟送

了性命。今日你们又因为我受了伤，

我再也没有颜面面对你们了，我现

在就离开这儿。”

秦苏子道：“田儿，你不要埋怨我

们，凭我们的能力实在保护不了你。”

秦明月惊叫道：“爹爹你说什么呢，

连你也要赶小吕子走是吗？好，他走我

也走。”

华梦找来衣裳披在秦明月的身上

道：“好孩子，不许你说气话，难道不要

为娘了吗？”

吕思凄然道：“秦伯伯，我的房中还

配有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草药，足够你

们用一些时日的，我们就此别过，他日

若是有缘，我再报答收留之恩。”说完

转身向前走去。

秦明月奋力爬起身来向吕思追去，

吕思正走到房婷身边，他向房婷道：“请

你帮我点住她的穴道。”

房婷哼道：“我凭什么要帮你！”她

话语虽然强硬，但是当秦明月跌跌撞撞

地来到她的身边时，还是伸指点住了秦

明月的穴道。

秦明月突感后背一麻，随即失去意

识，身体向后倒去。

房婷抱住秦明月，将其送到华梦

身边道：“你们不要担心，她只是暂时

昏迷，三个时辰后定会醒来，好好照

顾她吧。”

华梦搂住秦明月，低头抽泣道：“可

怜的月儿！”抬头向房婷道：“多谢姑

娘了。”

房婷道：“些许小事不足挂齿，后会

有期。”说完抱拳转身便走。

华梦叫道：“姑娘留步。”

房婷立住身体，回首道：“唤我

何事？”

华梦道：“田儿，吕心田真的叫吕思

吗？你，你们为何叫他小，小……”

房婷并没有回头，只是冷声答

道：“不错，他是叫吕思，而且是一个十

足的小淫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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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我再次踏上西行的列车。火

车黄昏时出发，天色渐晚，继而像一张

巨大的黑色幕布落下来，火车就驰骋在

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在夜色里蓦然记

起，多年来，我已在这条陇海线上来来

往往无数次，汽笛的长鸣、交错而过的

列车、步履匆匆的旅人、撕开的票根、展

开的旅程，往事重重叠叠。

14岁那年，长长的绿皮火车载我一

路向东，前往陇海线最东端的海滨城市

求学。陇海铁路串联起华东、中原与西

北大地，千里行程，风物层层转换。年少

的我时常站在月台上，望着火车开往一

个个未知的地方，对远方充满了向往。

成长的年轮里，我逐渐明白，每个人的

心中都埋藏着一个只有自己才能抵达

的归处。毕业那天，我是在夜色里离开

小城的，月台上送别的那些青春面庞，

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陇海线上的徐塘庄站，有我的亲情

记忆。舅舅家在马陵山果园，我总在这

里上下车。乡野间良田纵横、果园环绕，

满山果香随风漫过铁轨。2008年，这座

四等小站停止客运后，我每次乘车途

经，只能匆匆瞥见老站沉默的轮廓，空

荡荡的月台，承载着我年少时的细碎温

情。那里静静收纳着几代人往返的旧时

光，花香果香穿越岁月扑面而来。

有一年除夕夜，我独自背起行囊，

踏上西行列车。车站一改往日的拥挤不

堪，旅客寥寥无几，灯光如桔，在凛冽的

寒风中透着暖意。彼时，远处不断传来

阵阵鞭炮声。我很快过了安检，穿过天

桥，踏上月台，走入空荡荡的车厢。火车

铿铿前行，我望着寂寥的座位和零星的

旅客，想着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仍有

人停不下匆忙的脚步，跟着火车在暗夜

里奔走，奔赴各自的前程。

40年间，在奔驰的火车上，我看到

了数不清的山川河流、平原村庄、黄土

窑洞、树木庄稼，目睹世间形形色色：挑

鱼谋生的青葱少年、贩运水晶石的广西

女子、满面沧桑的打工汉子，还有回乡

探亲、当年远赴新疆的支边青年，行囊

里盛满半生记忆。月台上、车厢内，或是

久别重逢相拥而笑，或是临别不舍黯然

落泪，尽显人间悲欢。白天的眼前，一路

上是无穷无尽的风景，置身暗夜里，才

让人恍悟人生不过是一场没有回路的

单程旅途。

孙周在电影《周渔的火车》里，呈

现了周渔眉目间的青春，仙湖的迷蒙，

文学的孤独和诗歌的忧伤。周渔以工

笔绘瓷为生，因一首诗倾心一个人，不

辞辛劳赶往远方探望爱人。风驰电掣

的列车，承载了她的美丽与哀愁。全片

阐述了游走的生命形态和对世俗人生

的透视，以及唯美的救赎意识。陇海线

上有一站是天水站，是周渔最后的目

的地。她不断辗转于尘世的边缘，寻找

灵魂的归属。

多年后，我一遍遍翻读余光中的

作品，字字珠玑。《记忆像铁轨一样

长》一文中，先生描摹年少时对火车

的憧憬，细数历年搭乘的各国火车，

写下九广线上难遣的乡愁，“附近有

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

脉，总是有情的”，满是故土的温柔。

先生翻译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诗

句，更是触摸了孤独，传递了悲悯：去

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

孤独的火车……

列车在夜色里奔行，窗外灯火渐次

零落。铁轨两端连着过往岁月和漫漫前

路，晨光将至，长夜终尽，客途漂泊，皆

有归期。

夜行列车
武亚中

外甥女悄悄告诉我，我儿子好像早

恋了，他在微信上向她打听，女生喜欢

什么礼物？

儿子刚迈进大学校门，虽说是大学

生，毕竟也才18岁，心智还在抽枝长叶。

这时候谈什么恋爱呢？我心里七上八

下，又不好明着问，只能暗中留意。

果然，我从儿子每天晒的食谱里，

瞧出了端倪。以前，有荤有素有水果，偶

尔还有奶茶，不想吃食堂就点外卖。可

最近却素得很。有一天，他赶着去学生

会开会，竟只啃了块最便宜的面包。

没过几天，外甥女又发来消息：儿

子在网上下了单，是某名牌香水。我心

里咯噔一下，那个牌子一瓶要五六百

元，我年轻时用过，婚后再没舍得买。儿

子每月生活费才2000元，买香水送女

生，怕是真的动了心。我既担心他耽误

学业，又酸酸地吃起醋来，更多的是不

忍：为了爱情饿肚子，这怎么行？我二话

不说转了1000元给儿子，他却给退了回

来，说：“妈妈，我有钱，别担心我。”

儿子太懂事了。我这当妈的，又欢

喜，又心疼。只盼那个女孩，也能像儿子

爱她那般，真心待他。

几天后，快递突然上门。我心里纳

闷：最近没下过单呀。狐疑地拆开包装，

当那款熟悉的品牌香水盒子一露出来，

我愣住了。这时手机响了，是儿子的微

信：“妈妈，香水收到了吗？我不能每天

陪在你身边，就让它替我陪着你哦。”

我的眼眶一下湿了。

儿子向来贴心。自从上了大学，每

天必打一个电话，再忙也会发条信息，

说“我很好，就是忙”，又说“要是很想

我，就随时发消息，我有空了一定回”。

可他还是怕我想他想得难受。知母莫若

子，他知道我是个离不开孩子的母亲，

于是用他的方式，一点点抚慰我时时悬

着的牵挂。

我轻轻旋开香水瓶盖，一缕淡雅柔

和、清新明媚的香气弥散开来，像春日

午后的风拂过花丛。整个屋子，连同我

的心，一下子变得甜润而明亮。

一瓶香水
熊燕


